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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屯溪自邵武桂林茶花
隘聚泉奔涌而出，在卫闽镇
的山谷间完成了一次温柔的
停歇——高坊电站的拦河大
坝如巨手束水，将溪流化作
绵延十里的平湖胜景。这段
水域，宋代时曾以“绣溪”为
名。南宋工部尚书谢源明当
年在此凭栏远眺，见碧水如
绣、风光如画，挥毫写下“绣
溪”二字，工匠以凿锤镌于溪
中巨石上。如今虽因水位上

升让石刻沉于水下，却为这汪清波注入了千年不散的文
脉清气。

如今，我们乘一叶渡船，从谢坊的绣溪渡口启航，开
始解读这轴流动的画。船头破开平静的湖面，漾开层层
涟漪。湖水之绿，是难以言喻的。它不是单一的绿，而是
富有层次的翡翠之色。近看，清澈见底，水草摇曳，卵石
历历，是通透的嫩绿；远望，则融入了天空的湛蓝与两岸
山峦的苍翠，化为沉静的黛绿。阳光洒下，湖面碎金万
点，波光粼粼。

平湖两岸，翠竹与秀木沿着湖岸线绵延十里，织成一
道绿色屏障。风过竹林，沙沙作响；水边秀木，枝干遒劲，
倒映水中，与水中的云影、天光交织成一幅虚实相生的倒
影画。它们是岁月的见证者，见证了绣溪从溪到湖的变
迁。两岸的群山气势磅礴，如巨龙般蜿蜒而卧。清晨，薄

雾如纱，山峦在雾中若隐若现；傍晚，夕阳熔金，余晖为群
山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这山，这水，一动一静，一刚一
柔，交融互辉。

行至“画卷”中段，隐约能听见一阵轰鸣之声由远及
近，是王溪口瀑布在宣告它的存在。当游船渐渐靠近，只
见一挂白练从数十米高的悬崖上飞泻而下，撞击在岩石
上，激起千堆雪，化作万千水珠，弥漫成一片蒙蒙水雾。
阳光穿透水雾，时常会架起一座绚丽的彩虹。这瀑布，是
十里平湖岸边最激昂的乐章。

瀑布之下是王溪口渡口。这些渡口，是这轴人文与
自然交融画卷中不可或缺的节点。它们曾是连接两岸
的唯一通道。最初，过渡用的是木质渡船，名叫麻雀
船。一根长长的竹篙，一位饱经风霜的艄公，在晨曦与
暮色中默默地撑着船。船身吱呀作响，每一次靠岸，都
伴随着乡亲们熟悉的问候。后来，木质船换成了更坚固
的铁皮船。马达的“突突”声取代了竹篙的“吱呀”声，渡
船的速度快了，承载的人也多了。而今，当我们乘坐着
宽敞的渡船悠然地欣赏湖光山色，立于船上，极目远眺，
远处是连绵的群山，山间的村落，白墙黛瓦，炊烟袅袅，
如同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而近处，湖水清澈，偶尔能看
到几只渔舟静静地泊在湖湾，或是在水面上缓缓划过。
渔人撒网的身影，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构成了一幅“渔
舟唱晚”图。

绣溪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山水之胜，还在于其生生不
息的灵动。这里是水鸟的乐园。当船行至湖湾或水草丰
茂之处，便能看见成群的鸟儿在此栖息。色彩斑斓的鸳

鸯，成双成对；体态优雅的中华秋沙鸭，是这里的“贵客”；
还有那成群的斑嘴鸭，时而引颈高歌，时而扎入水中觅
食。它们的鸣叫声，交织成一曲自然的交响乐。

画卷的细节，还体现在沿途的四季景致之中。春天，
两岸的山花烂漫，如云似霞；夏天，浓荫蔽日，湖风习习；
秋天，山上的树叶呈现出红、黄、橙等丰富的色彩，层林尽
染；冬天，若有雪落，则整个湖区银装素裹，宛如童话世
界。沿途的果树，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

若是金秋时节，从湖边向远处望去，广阔的田野里，
稻谷一片金黄。风吹过，稻浪翻滚，空气中弥漫着稻谷的
清香。金色的稻田与碧绿的湖水、苍翠的群山，共同构成
了一幅丰收画卷。

十里平湖，它是一轴画，一幅融合了自然风光、历史
人文、时代变迁的立体画卷。它既有谢源明笔下的古典
雅韵，又有高坊大坝的现代气魄；既有群山卧龙的雄浑，
又有翠竹秀木的清幽；既有王溪瀑布的激昂，又有渔舟唱
晚的宁静。

船行十里，画展十里。当游船抵达上游的外石古树
林溪段，画卷也渐渐接近尾声。这里的溪水更显原始，两
岸的古树林遮天蔽日。仿佛是从一幅工笔画，过渡到了
一幅写意画。

然而，十里平湖的画，是永远也看不完的。因为它在
变，随着四季的更替而变，随着光影的移动而变。它就静
静地铺展在闽北的青山之间，等待着每一个懂得它的人，
前来品读。绣溪依旧，平湖如镜，它照见的，不仅是山川
之美，更是岁月的深情与人文的光辉。

十里平湖一轴画
□戴建明

此时，樱杏桃梨
毫无丝竹之乱
阳气生发在早春，雪柳盛开
向往不只这些

藤萝、绿萝这些悬落之物
在春天
皆有滑翔之意
不管流年笑掷，是不是
藏在粥碗

清晨灶台上的火光
把冷霜烤成水汽
同在春天
它与一个人候月、品茗
在同一个时空

春天的答卷
（外一首）

□空灵

阳光探进来
宫粉羊蹄甲就鼓了鼓
行道边上的泥土
稀释着易碎的瓷片
混着草屑和根须
还像儿时，在脚底下
打滑着行走

只见母亲在夜间
有拆不完的棉絮
河岸弯曲，春天延长了风景线
这一切，在水杉的眼里
是有知觉的
因为，根须在暗处
数着光的鳞片

春天的栅栏

雨是细的，樱是淡的。淡到几乎要化进雨
雾里去——却终究化不开，一团团、一簇簇，湿
漉漉地悬着。

那拍照的年轻人，蹲得很低。镜头仰起，
对准一滴将落未落的水珠。伞歪在青石上，积
了半盏浅粉。女孩的裙摆也沾了樱，沾了雨，
成了一种新的颜色。

长廊里飘着的歌声，是老旧的，却不肯被雨
打湿。他看见我，眼角的皱纹一弯——整座园
子忽然就暖了。原来春天是可以这样传递的。

低头穿过花枝时，有冰凉的水滴钻进衣
领。忽然懂得，樱花为什么要赶在叶子之前开
放：急着把积攒一冬的温柔，赶在绿叶遮挡之
前，全部交还给天空。

“妈妈，樱花会冷吗？”
“不会的，雨是春天的手。”
红雨鞋还在踩着水洼，吧嗒，吧嗒。每个

水花里，都开着一朵倒悬的樱。
雨还在下。樱花还在开。原来有些盛开，

本就是一场温柔的坠落。

雨 樱
□陈声平

春的步履，在闽北的山水间总是迟疑
的。寒意盘踞在政和的峰峦褶皱里，迟迟不
肯散去。然而，当“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到来，
一种迥异于节气更迭的、属于人间的温暖气
象，便在村社间悄然弥漫。这便是春社。在
这一天，人们对“福”的祈求，被一双双沾满泥
土与草木清芬的手，虔诚地揉进米浆，煎成一
块块青翠如玉、热气腾腾的“社粿”。

社日的序幕，从山野间开始。妇人们挎
着竹篮，没入尚带寒意的田间地头。她们指
尖寻找嫩艾叶的茸毛、石菊花的清苦，更是那
蔓生枝头、洁白如雪的金樱子花——乡人亲
昵地呼为“白花”。这采摘，是一场庄严的遴
选，仿佛将山野间最早感知春意的精魂轻轻
摘下。新鲜的草木带着天然的涩味，须经沸
水洗礼，再于清水中浸浴三日，日日换水。时
光的流水，耐心淘洗掉尖峭的苦涩，只沉淀下
草木魂魄里一缕淡远而坚韧的清香。这去芜
存菁的过程，恰似乡人对“福”的朴素理解：真
正的福气，是历经淘洗后，留下的那份踏实、
醇厚与绵长的回甘。

米，是社粿的骨。前一夜，饱满的粳米在
清水中沉浸，吸饱水分。次日天光未透，石磨
沉郁的“吱呀”声便划破黎明。洁白的米浆，

从石磨的唇齿间汩汩涌出。米浆的“白”，与
花草淬炼后的“青”，即将在灶火中完成一场
关乎风味的交融。

最见功夫的，是煎粿的时刻。捣成茸的
艾叶、石菊、金樱子花与米浆缓缓和匀，再拌
入红糖的醇甜、香菇的浓郁、洋葱的辛香、五
花肉丁的丰腴，最后撒上一把翠绿的葱花。
一块肥润的“肉白”在烧热的铁锅底“滋啦”一
响，游走一圈，油光润泽了整个锅面，一勺青
碧的米浆随即倾入，沿着锅底淌成一个完美
的圆。“滋滋”声中，热气升腾，米浆的边缘迅
速凝结，泛起诱人的焦黄。主妇手持平头菜
刀，手腕轻灵地一划、一挑、一翻，粿饼在空中
划出半弧。顷刻间，社粿便成了：圆润如满
月，边缘镶嵌金色的蕾丝，通体是春雨洗过般
的青翠，热气携带着艾草、花朵、油脂与米粮
复合的奇香，霸道地占领整个灶间，继而漫出
屋外。

守在锅边的孩子早已迫不及待，顾不得
烫，用手飞快卷起一块，囫囵吞下。外皮的微
焦香脆，内里的软糯绵密，艾草的清芬，红糖
的甘润，肉丁的鲜美……各种滋味在口中交
织，最终归于一种踏实的满足。这口腹之欲
的极致享受，便是最直观的“口福”。

好客的政和人必会热情邀请亲朋好友来
家“吃社”，在推杯换盏、大快朵颐之间，将自
家的福气与人分享，让个人的福祉扩展为邻
里的共融。更有那新嫁女儿的人家，母亲必
会精心备好一篮上好的社粿，送至女儿婆家，
谓之“送社”。这篮社粿，是娘家持续输送的
关爱与祝福。当婆家的左邻右舍都来品尝这

“送”来的社粿时，分享的便不只是美味，更是
对新人的接纳、对两姓姻缘的祝福，让福祉在
新的血脉和社群中扎根、蔓延。

社粿不仅仅是一种地方风味，更是一枚
盖在岁月上的、青翠的福印，它藏在山野的草
木清气中，藏在石磨磨出的洁白米浆里，藏在
灶火升腾的温暖香气内，更藏在分享的欢愉
与血脉相连的牵挂之中。当一口软糯清香的
社粿在口中化开，我们便咀嚼了一段浓缩的
乡土春秋，尝到了那最踏实、最温暖、最有人
间烟火气的——福之真味。

社粿，一枚青翠的乡间福印
□杨世玮

岁朝清供（国画） 杨家骥 作


